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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初的一天，上午十一点半左右，空气里浮着一层薄
薄的燥热。我结束外出任务急匆匆赶回单位，推开办公室
门，就看见工位上有三只红色礼袋。

坐前排的郑姐正在整理文件，见我发愣，转头笑道：“你
上次不是参加了献血嘛，这是公司工会给大家准备的补
品。”“我们年轻力壮的，献点血算啥，还用得着补？”我下意
识地说。

礼品袋里的陕西狗头枣个大饱满，红得发亮。酥饼的香
气若有若无，随着空调的凉风飘散开来。我身上的汗水还未
干透，心却忽然静了，深深体悟到“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
真谛。一腔热忱付出，本就不求回馈，此刻心底只剩纯粹的
坦然与澄澈。

那些补品安静地搁在桌上，让我愈发笃定这份初心。献
血时，我从未计较得失、奢求回报，只是心怀善意，觉得该
去，便义无反顾去做了。人生的许多善事，大抵如此——纯
粹奔赴本心，不为功利结果，可温柔的回馈，总会在不经意
间悄然抵达。泰戈尔说得好：“不必逗留采摘并保存鲜花，
而是继续前行，鲜花会在你的路上处处绽放。”

我始终觉得，工会的这份心意，最动人的从不是物资馈
赠，而是对善意的温柔回应。“请一定要转交到她的手中。”
郑姐跟同事一再交待，要把这份心意亲手转交给另一位献血
的女同事。下午，郑姐便接到那位同事的来电，说“补品”收
到了，并向她表示感谢。我忽然明白，世间善意从不是单向
奔赴，默默行善不求前程，真诚回馈不图感恩，美好与温暖，
便在这份纯粹中静静流淌、互相成全。

《增广贤文》里有一句：“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从前读
来觉得过于朴素，此刻亲身经历却深以为然。我们总爱执念
得失、苛求结果，浮躁地追逐世俗回馈，却忘了行善本无目
的，初心本自纯粹。就像登山的人若只盯着山顶，便会错过
山腰的野花与云海；播种的人若只问收割，便容易忽略泥土
里悄悄拔节的声音。献血时淡然行善、不求回响，一如处世
之道，默默耕耘、不问归途。那些不图名利的善意付出、不
负本心的默默坚守，终会在某个寻常日子里，化作一束温暖
的光，温柔回馈每一份纯粹的真诚。

不负本心的坚守
■ 华乐微

又 见 栾 树 红
■ 李锦芳

又是一年金秋至，满城皆是栾树红。
飒飒秋风掠过阡陌田野，吹散夏末残留的
最后一缕燥热，清润绵长的秋意，便温柔
地漫遍整座小城。抬眼远望，街边的栾树
悄然换上秋的盛装，一树树丹红果序次第
舒展，如盏盏灯笼缀满枝头，热烈而温婉，
将秋日晕染得满目鲜亮，处处诗意。

栾树，是秋天最沉静温柔的信使，从不
喧哗张扬，岁岁入秋，如期赴约。夏日之
末，它便开满细碎金黄的小花，星星点点散
落于青枝翠叶之间。清风过处，碎花簌簌
飘落，如一场温柔的金雨，铺一地细碎金
光，故而有人称它“金雨树”。待满树繁花
悄然谢幕，秋色层层加深，隐匿在枝叶间的
幼果便缓缓舒展，沐浴着秋风的温润，于暖
阳中，慢慢酝酿出一树树温暖的绯红。

初结的栾果，是浅浅的青粉之色，藏
在层层叠叠的绿叶深处，素雅低调，默然
无声，静静吸纳秋日的清风与阳光，蓄力
生长。经秋风反复爱抚，暑气尽数消散，
长空澄澈明净，青涩便一点点褪去，从浅
粉渐染橙红，终沉淀为温润透亮的绯红。
三棱形的果荚层层舒展，玲珑剔透，形似
精工细作的小小红灯笼，因此它又得美名

“灯笼树”。万千果荚密密匝匝挂满枝头，
高高擎起一树秋日烟火，明艳动人。

盛期的栾树，藏着秋日最动人的层次
与风骨，一树藏三季，一叶含清秋。树身
底层枝叶依旧留存盛夏的苍翠，深浅交
错，生机盎然；中段叶片悄悄晕开浅黄，铺
就温柔的秋之底色；枝头红果灼灼绽开，
层层叠叠，红绿相拥，黄红相映，斑斓错落
却不俗艳，清新雅致。温煦秋阳穿透枝叶
缝隙，洒落林间，通透的果荚映着澄澈日
光，肌理纹路清晰可见。每一盏小巧的红
灯笼里，都盛满了秋日的温柔暖阳。微风
轻拂，满树红果轻轻摇曳，簌簌轻晃，似万
千玲珑风铃于枝头低语，默默诉说着深秋

的缱绻深情。
缓步栾树之下，最能消解心底浮躁，

尽享秋日清宁。风起枝摇，叶影婆娑，零
星红果脱离枝头，轻轻坠落，掠过发际，
落于肩头，洒在人行道上。地面落满点
点丹红果荚，夹杂泛黄秋叶，零落残花，
层层叠叠，织就一方温软静谧的秋景。
何须远赴深山寻秋景，街头巷尾这一树
栾红，便足以抚平心头纷乱，让人情不自
禁放缓步履，沉醉于人间烟火里细碎温
暖的美好。

我素爱秋日栾树，偏爱它从容自持、
温婉生长的姿态。它不似春桃夭夭，艳色
倾城，张扬热烈；不似夏荷亭亭，清高孤
傲，不染尘嚣；也不似秋桂馥郁，浓香十
里，惊艳四方。它自带人间烟火的温暖质
朴，从夏末至深秋，花开有序，果熟有时，

静静沉淀岁月，缓缓绽放风华。一树繁花
默然落幕，一季红果温柔登场，洗尽尘世
浮华，留存本真初心，在日渐清寒的秋风
中，热烈生长，温柔自持，岁岁安然。

初次邂逅成片栾树林，是我初离故乡
进城工作之时。陌生的环境、繁重的生活
与工作压力，让我满心忐忑，郁郁难安。
一个秋阳和煦的周末，在城中扎根多年的
弟弟，特意邀我去城郊寻树观景。他告诉
我，这是故乡没有的树，见之便会心生欢
喜。于是姐弟几人结伴骑行，一路奔赴城
郊，绕过连绵山岭，眼前骤然一亮——漫
山遍野的绯红扑面而来，红得热烈璀璨，
红得涤荡人心！

后来才知晓，那是一片偌大的栾树苗
圃。每至深秋，栾红满枝，便会吸引无数
游人前来赴一场秋约。弟弟望着满树红

果轻声说道：“这栾树最是沉静，春夏只默
默抽枝长叶，寻常无奇、泯然众木。唯独
入秋之后，悄然花果更迭，一朝盛放，便惊
艳整个秋天。”那日，我们流连树下，谈笑
漫步，直至新月初挂天际，才依依不舍踏
月而归。

此后数年，栾树红影，岁岁入怀，次次
难忘。曾记送孩子远赴他乡求学，列车疾
驰向前，沿途道旁皆是栾树，满树红灯笼
一路相随、脉脉相送。眼底是灼灼栾红，
心中是期许与暖意，一树秋红，为前路添
色，为前程寄愿。

如今每逢国庆长假，恰是栾树盛景。
满城栾红绰约，盏盏灯笼摇曳枝头，为盛世
华诞添尽喜庆，也为人间清秋遍铺温情。

轻依栾树，若有所悟：栾树的一生，是
一场从容奔赴，一场次第绚烂的修行。仲
夏绽金蕊，沐风栉雨，默默生长；金秋挂红
灯，迎秋盛放，惊艳时光。它走过热烈盛
夏，奔赴温柔深秋，将四季流转、岁月更迭
尽数藏于花叶枯荣之间。花开是温柔馈
赠，果红是岁月沉淀。不慌不忙，不疾不
缓，岁岁轮回，默默装点人间烟火，温柔寻
常岁月。

秋光漫漫，栾红艳艳。这满树摇曳的
红灯笼，点亮了清寂的深秋，温暖了平淡
的流年。它们静立街头巷尾、路旁旷野，
不言不语，默然生长与盛开。以一季绚烂
芳华，娓娓道尽人间真谛：世间所有惊艳
与圆满，皆离不开长久的沉淀与静待。那
些无人知晓的默默扎根、安静坚守、从容
更迭，终会在时光中，迎来属于自己的盛
大绚烂与温柔盛放。

秋风如故，栾红依旧。一树丹霞摇
曳，尽是岁月清欢。愿你我皆如栾树，在
各自的时令里，沉潜蓄力、悄然扎根、安然
生长，于金秋绽一抹丹红，照亮自身流年，
亦温暖他人归途。

秋栾。张建波 摄

枝头捧出酝酿已久的色彩

没有喧哗

只是静静地成熟

承接日夜积攒下来的光

果实悬在枝桠

不急于坠落

经历过风雨，才沉淀出厚重

把漫长的等待凝成收获

人间很多美好都需要等候

沉下心,熬过平淡的时日

终会看见属于自己的光芒

所有亮眼的表象背后

都藏着一段默默蓄力的过程

时光定不辜负长久的坚持

柿 子 红 了柿 子 红 了
■■ 聂顺荣聂顺荣

纤夫岛的月亮是一张扑克

从云层里抽出——

它有五十四种面孔

八月十五，我们聚于汉水

桂树散发出雕刀般的暗香

纤夫石的凹槽析出闪电

雨脚从江面驱赶一万尾白鱼

诸友倚着木栏杆写明月之诗

并依金谷园旧例罚酒

当黄昏从一截旧纤绳上漫起

雨声穿过危机四伏的中年

汉水披上黑色斗篷

抽出第五十五张牌

明月悬在高处

与我们隔着一江风雨

纤 夫 岛 待 月
■ 魏荣冰

田 野 的 目 光
——《武当八百里》的空间叙事与知识再生产

■ 温 明

《武当八百里》系列田野调查纪实，以
媒体人的独特视角，将武当山从传统的

“道教圣地”认知框架中释放出来，转而呈
现为一个由碑刻、岩洞、古道、摩崖交织而
成的物质性知识场域。

本文从学术方法论视角出发，分析该
系列在空间叙事策略、物质性证据运用以
及知识生产机制三个层面的特征与意
义。研究认为，《武当八百里》的核心学术
价值在于：它实践了一种“学者型媒体人”
的田野工作范式，以媒体为媒介、以田野
为方法，将散落于八百里山间的“沉默遗
迹”重新纳入武当文化的历史叙事之中，
构成了一种介于学术生产与公共传播之
间的“中间态知识”。这一范式既拓展了
武当文化研究的材料边界，也为文化遗产
的公共传播提供了可参照的方法论路径。

一个“非典型”研究对象的提出

武当山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和道教圣
地，其文化研究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学术格
局。从关于明成祖与武当道教的制度史
考察，到以元代碑刻为切入点对道教发展
脉络的梳理，再到近年来对武当武术文化

“起源—文化—发展”学术脉络的系统反
思，武当研究在文献考据、制度史和武术
文化等领域积累了丰厚成果。然而，一个
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这些研究大多以传世
文献、道藏经典和宫观建筑为核心材料，
对武当山脉纵深地带——那些不在常规
旅游路线上的岩洞、古道、荒寺和散落碑
刻的关注相对有限。

《武当八百里》系列恰恰将目光投向
了这一“学术盲区”。自 2024年底起，十堰
广播电视台组建“武当山自然景观拍摄专
班”，以系列田野调查纪实的形式，对武当
山脉深处的隐仙岩、长生岩、苍龙岭、石佛
寺、金仙洞、虎耳岩、豹儿峰等地点展开系
统性勘察与记录。拍摄专班以“调查者”
而非单纯的“讲述者”身份进入这些空间，
其文字兼具历史学的考据意识和媒体人
的叙事自觉。

这一系列的特殊性在于：它既不是纯
粹的学术论文，也不是常规的风光纪录片
脚本，而是一种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态
文本”。恰恰是这种中间性，使《武当八百
里》成为一个值得从学术方法论层面加以
审视的对象——它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参
与了武当文化的研究与知识生产？其田
野实践的方法论特征是什么？它是否提
供了一种可被学科化的田野工作范式？
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作出初步回应。

空间叙事的视角转换

传统武当书写，无论是地方志、游记，

还是学术研究，大多以宫观建筑群为核
心，以太和宫、紫霄宫、南岩宫等“正统空
间”为叙事锚点。这种书写方式固然确立
了武当山作为道教胜地的文化坐标，却也
形成了一种叙事上的“中心主义”：山脉的
纵深地带被简化为“背景”，其自身的物质
遗存和历史信息往往被忽略。

《武当八百里》的叙事策略，恰恰是从
这一“中心”向“边缘”的系统性偏移。以
苍龙岭为例，该系列第十四集并未以金顶
宫观群的宏大叙事为重心，而是聚焦于太
和宫门前左侧一块“弥足珍贵的空心铜
碑”，追问明嘉靖三十九年那场四百余名
官员参与的醮仪背后“隐藏的暗流与思想
动机”。铜碑从“附属物”变成了“主角”，
宫观建筑退为背景，叙事焦点转向了仪式
背后的政治——宗教动力学。

同样，在长生岩一集中，明代文学家
袁中道、方升是否曾在此“窥探到道人渴
望长生的终极奥秘”成为叙事的核心线
索，将一座荒僻岩洞与文学史、道教史的
知识网络联系起来。这种叙事视角的转
换，在方法论上可以理解为一种“空间叙
事的去中心化”。它不再将武当山视为一
个以宫观为核心的层级化空间，而是将其
重构为一个由众多“遗址点”组成的分布
式知识网络。每一个岩洞、每一块碑刻、
每一处摩崖，都是一个独立的知识节点，
其价值不取决于与“中心”的距离，而取决
于其所承载的历史信息的密度与独特性。

更为关键的是，这种视角转换与历史
学训练之间存在深层关联。历史学者在
面对材料时的本能反应，是追问“这块碑
刻说明了什么”“这个地名的文献依据是
什么”。在关于武当山西界碑定位的调查
中，依据古文献记载与实地地理条件的比
对，判断界碑位置“在十堰市茅箭区境内
的柯家垭”，这一判断的方法论基础正是
历史地理学中“文献与实地互证”的经典
路径。当这种学术本能被带入媒体化的
田野记录中，其产物便不再是传统意义上
的文化节目，而是更接近一种可视化的田
野调查报告。

碑刻与摩崖作为知识生产的起点

如果说空间叙事的去中心化构成了
《武当八百里》的形式特征，那么对物质性
证据的倚重则构成了其知识生产的实质
性内核。在这一系列中，碑刻、摩崖、题刻
等“沉默的物质”承担着远超文物展示的
功能——它们是历史叙事的触发器，是知
识生产的起点。

2025年 5月，调查团队在南岩石殿勘
察时发现了一方刻有“黑虎巡山”图景的
明代摩崖石刻，旁存北京延庆信士题刻。

这一发现的学术意义在报道中被明确表
述：它将学界此前认定的明代武当山进香
版图最北缘（今大兴、崇文、宛平一带）向
北推进了近百公里，“改写了明代武当山
进香地理版图”。换言之，一方高仅 30厘
米的摩崖石刻，足以修正一个既有的学术
结论，这正是物质性证据在历史研究中的
典型力量。而《武当八百里》将其发现过
程以田野调查纪实的形式呈现出来，使这
一知识生产过程本身成为可被公众观看
的学术事件。更具方法论启示意义的是
关于“石刻连环画”的发现。在武当山一
处古采石场遗址，调查团队发现了由 30岁
石匠李余留下的系列石刻，其中一只小老
鼠石刻标示了石匠的属相，“荆州卫”三字
则指向其所属的军事单位。这一发现将
明代卫所制度的研究从文献层面推进到
了个体生命的层面，一个普通石匠以石刻
方式留下的“个人信息”，成为连接宏观制
度史与微观个体史的物质纽带。报道中
的表述：“利用石刻的方式留下了自己的

‘个人信息’”，准确捕捉了这一发现的学
术价值所在：它不是关于王朝更迭的宏大
叙事，而是关于一个具体的人在特定制度
框架下的存在痕迹。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以物质性证据为
起点的知识生产路径，与武当文化研究中
已有的碑刻研究传统形成了呼应。武当
山现存石刻近千通，其中明清两代占绝大
部分，这些碑刻长期以来是道教制度史和
地方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材料。《武当八百
里》的贡献不在于发现碑刻的存在，而在
于将碑刻的“发现过程”本身纳入知识生
产的链条——发现、识读、考证、判断。这
一完整的认知过程被媒体化地呈现出来，
使公众得以窥见历史知识是如何从一块
石头上的刻痕中被“读”出来的。

学者型媒体人的田野实践

《武当八百里》最值得从学术方法论
层面加以审视的特征，或许在于其知识生
产的“中间态”属性。它既非严格的学术
论文，因其缺乏系统的理论框架和同行评
议机制；亦非纯粹的大众传播产品，因其
问题意识和证据标准明显高于一般文化
节目。这种中间状态，恰恰是“学者型媒
体人”双重身份的直接投射。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在《新闻前哨》上
发表的《武当文化的新媒体传播策略——
以十堰广播电视台为例》，已显示出对武当
文化传播问题的系统思考。而《武当八百
里》可以视为这种思考的实践形态：以田野
调查为方法，以新媒体传播为载体，以学术
问题为驱动。在这一框架下，媒体不再仅
仅是学术成果的传播渠道，而是成为知识

生产的“现场”——调查本身就是生产新的
知识，传播过程就是参与学术对话。

这种“中间态”知识生产的学术意义
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在材料层面，它
拓展了武当文化研究的可及材料范围。
传统学术研究依赖图书馆、档案馆和已有
考古报告，而《武当八百里》的调查团队将
目光投向那些尚未被系统记录的山间遗
迹，其发现的“黑虎巡山”摩崖、石匠李余
的“石刻连环画”、界碑位置的新判断等，
本身就构成了可供后续学术研究利用的
原始材料。在方法层面，它提供了一种

“田野—媒体—学术”三环联动的知识生
产模型：田野调查发现新材料，媒体记录
呈现调查过程，学术判断赋予发现以意
义。这一模型的可复制性，对于其他区域
性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传播具有参照价值。

这一范式也存在需要正视的张力。
媒体化的田野调查在选题上不可避免地
受到“可视性”和“故事性”的约束，那些缺
乏视觉冲击力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遗
址点，可能难以获得同等的关注。同时，
调查的时间跨度和团队规模也限制了其
能够覆盖的范围。这些局限并不削弱其
方法论意义，但需要在讨论其学术贡献时
加以清醒的界定。

田野实践作为一种方法论

回到开篇的问题：《武当八百里》在何
种意义上参与了武当文化的研究与知识
生产？本文的初步回答是：它以一种“中
间态”的方式，实践了一种介于学术田野
与公共传播之间的知识生产范式。在这
一范式中，空间被重新组织为知识节点，
物质证据被重新激活为叙事起点，媒体被
重新定位为知识生产的现场而非终点。
这一范式的深层启示或许在于：文化遗产
的研究与传播，不应被理解为两个先后相
继的阶段（先研究、后传播），而可以被整
合为一个同时进行的认知过程。田野调
查既是研究的方法，也是传播的内容；学
术判断既是知识生产的终点，也是公共叙
事的支点。《武当八百里》的价值，正在于
它以持续性的田野实践，为这一整合性认
知模式提供了一个可观察、可讨论、可借
鉴的样本。

这一样本的完整学术意义，有待后续
研究的进一步检验。调查团队发现的碑
刻与摩崖，需要被纳入更系统的学术考证
之中；其关于界碑位置的判断，需要接受
文献学和考古学的双重检验。但无论如
何，将八百里武当的“沉默遗迹”重新推入
学术视野与公共视野的交汇地带，这一工
作本身，已经构成了一种值得被认真对待
的学术——传播实践。


